
▲王振义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除署名外 ，均瑞

金医院供图）

荨王振义寄语：学

无止境。

【人物档案】
王振义， 1924 年 11 月出生于上海 ， 我国著名血液学

家，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他从医 77 年， 为我国

医学实践和理论创新作出诸多重大贡献， 尤其是成功实现

将恶性肿瘤细胞 “诱导改造” 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

疗新策略， 与学生陈竺、 陈赛娟等人确立的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 （APL） “上海方案”， 令 APL 成为人类肿瘤治疗

历史上首个可被治愈的肿瘤， 因此获得国际肿瘤学界最高

奖———凯特林奖， 评委会称他为 “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

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2015 年， 王振义收到一封海外来信， 由于地址不
明， 这封信辗转了很多地方、 时隔半年才来到王振义
位于上海瑞金医院的办公桌上， 却令王振义珍藏至今。

这是一封怎样的特别来信？ 打开信封 ， 首先掉出
一张陌生外国小朋友的照片 ， 再读内容 ， 令人动容 ：

这是一名美国病人， 28 岁时被诊断为 APL （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 濒临死亡， 吃了全反式维甲酸， 康复
了， 还生了两个孩子。 若干年后， 当她在阅读科学文
章时， 才知道该特效疗法是一名中国医生发现的 。 她

开始收集与这名中国医生相关的报道读给孩子听， 还决
定提笔写信， 表达感谢。

“因为你的努力， 我战胜了病魔。 我想对你说 100

万次的感谢， 但我认为这依然不足以表达我的感谢。 我
对你的感谢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她在信中写道。

多么真诚的 “100 万次感谢 ”， 这应该是医者最有
成就感的时刻， 历经千辛万苦发现的医学成果， 最终跨
越国界， 造福苍生。 这也是王振义将这封越洋来信珍藏
至今的一大原因。

时至今日， 95 岁的王振义依旧会收到类似的 “海外
问候”， 有法国人、 意大利人、 日本人……因为这名中国
医生的重要医学突破， 全球获救者已难以计算。

癌症， 多么令人胆寒， 人类与其搏击百年， 尚不敢
说征服它 。 而在中国上海 ， 有一名医生 ， 取得了一点
“小小的胜利 ”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 他就是王振义 。

他教癌细胞 “改邪归正”， 为人类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癌症
治疗途径。 他的故事被写进很多中英文读物， 但都不如
他改写的生命故事来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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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勇气与希望
熟悉王振义的人都晓得， 他像

极了 “老顽童 ”， 不会说 “假大空 ”

的话， 喜欢调侃别人， 也调侃自己。

比如， 他常说， 自己这一生是 “反”

的。

他的理由很有意思： 当年， 美国

人用 13-顺维甲酸治疗 APL， 对个别

患者有效， 也发表了论文， 但这条路

最终还是没走通； 而他在国内， 当时

没有 13-顺， 却有一种全反式的维甲

酸， 化学式完全相反， 结果他却走通

“诱导分化” 治疗这条路， 成为 “人

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

得成功的第一人”。

老先生说得云淡风轻 ，“反式思

维”背后包裹着突破常规的意思，也有

“偶然所得”的幸运感，但偶然中少不

了必然，那就是始终没有放弃探索。

疾病尤其是癌症是可怕的， 在人

类与癌症的对抗史上， 治疗与认识这

两条线索从来就是不断纠缠交错的。

王振义团队的故事印证了这点， 他们

不是第一个走到 “诱导分化” 这条道

路上的 ， 前人来过好几批了 ， 没走

通。 王振义团队在 “诱导分化” 治疗

这条路上， 起初也没走通， 历经八年

摸索， 几经挫败， 最终看见治疗的曙

光， 轰动了世界。

现代医学文明的进程何尝不是这

样一个过程： 总有一些人前赴后继地

在漫长而黑暗的摸索中， 积攒着对自

然和对自身的认识， 最终走出治疗的

蛮荒地带， 不断创造出更有效的治疗

方法， 不断扩展我们对生命的认识。

当然， 这一切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

爱、 勇气与希望。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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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王振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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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成为 20

世纪中国对世

界医学八大贡

献之一。

王振义： “上海方案”惠苍生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生于“小康之家”

从小立志学医

上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民

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 中西文

化交汇的上海， 孕育着一股即将彻底

扭转中国命运的新生力量。 王振义就

出生在这个年代。 1924 年，上海公共

租界陈家浜珍福里（现成都北路、北京

西路路口）一条石库门里弄里，王姓家

族迎来了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儿子，因

是振字辈，得名振义。

王振义的父亲王文龙当时在荷商

上海保险行工作， 尽管每日浸润于新

思想中，但从给孩子取名的这件事上，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的人———若把王振义五兄弟名字

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 ，就是 “仁 、义 、

礼、智、信”。

尽管是“小康之家”，但王文龙对

子女要求十分严格， 他不允许孩子们

沾染一点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个好

人，一个老实人。”多年后，王振义还回

忆父亲教给他的座右铭。他说，父亲的

这句话影响了自己一生，“因为我如果

讲一句假话，就会脸红，心跳加快。 ”

在“实业救国”的氛围下，王文龙

尤其注重对子女的科学技术教育，要

求孩子们好好读书， 掌握一定的专业

技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重视教育的良好家风， 令王家子

女个个优秀。八名子女里，只有幼女王

妙琪因北上参加革命未能完成大学学

业，其他七人都是上海名校毕业，两人

毕业于震旦大学， 三人毕业于圣约翰

大学，一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一人毕业

于大同大学， 并在日后都成为各自领

域的杰出人才。

这其中，王振义格外与众不同。王

振义自幼勤奋好学， 凡事总有问不完

的“为什么”。祖母是他最爱的老人，至

今他还清晰记得自己 7 岁那年， 祖母

不幸患上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了

一位沪上名医来诊治， 但限于当时的

医疗水平， 祖母还是未能获得有效救

治。全家人悲痛欲绝，父亲由此也希望

子女中有一人能从医。

当时只有 7 岁的王振义已经在思

考：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

这个病呢？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一个接一个的问号， 在王振义的心中

埋下对医学知识探求的渴望。

1942 年，王振义免试直升进入震

旦大学，毅然选择了学医。 1948 年，王

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 获医学

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

医院 (今瑞金医院前身) 担任住院医

师。

1952 年医院院系调整，大内科趋

向专业化。他想着血液病比较简单，就

是“拿个显微镜看一下细胞怎么样，就

可以诊断了”，选择专攻内科里的血液

病方向。不过，这个“简单”的疾病非但

不简单，反而最复杂，令王振义躬耕一

生。

八年求索终不悔
“上海方案”惊世界

如今，大家都知王振义是“白血病

专家”。其实，在血液病领域，王振义最

先接触的是止血与血栓领域， 并且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比如，首次在国

内确立了血友病 A、B 的分型检测及

其轻型的鉴别诊断方法， 一下子解决

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

当然， 他最为瞩目的成就还是在

白血病领域。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

白血病家族中最为凶险的一种， 很多

病人往往在抢救几小时后就死亡了。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全世界范围内也

没有有效治疗手段， 让全球医生们备

感挫败。

上世纪 70 年代，王振义开始一场

涉足未知的探险。“那时，物资缺乏，最

简单的细胞培养，我们都不会，得出去

学习。其次，能看到的书太有限了。”王

振义回忆，当时做研究的难度很大，有

人去国外开会回来，带点信息回来，就

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听说了“诱

导分化”。不过，如何将肿瘤细胞“诱导

分化” 为好的细胞， 谁都不晓得怎么

做。

其时，瑞金医院里吹起科研之风，

血液科的科研从一间小小的实验室蹒

跚起步了。通过“道听途说”，王振义了

解到一种氨基酸可能让肿瘤 “改邪归

正、诱导分化”。 他带着学生想办法合

成了这种氨基酸，抱了很大的希望。他

的第一个研究生做的就是这个题目。

结果，研究生毕业了，论文也发表了，

但具体方法用在病人身上没效果。

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一次次挫败

对医生的打击， 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这条路大概就是走不通的，这个病大

概就是治不好的……” 有人就此接受

了现状，可这个团队没有。

不久， 他们获悉美国用维甲酸类

药物诱导分化了肿瘤细胞， 这个名叫

13-顺维甲酸的药物用于治疗 APL，

获得对个别患者有效的成果， 研究结

果发表在《血液》杂志上。

国内没有 13-顺维甲酸， 却有一

种全反式的维甲酸， 这药当时被批准

用于治疗皮肤病。 大家兴奋地找到药

厂， 制药工程师听到医生要用药去研

究如何救命，就送了这群医生几盒药。

体外研究开始了。 王振义带领研

究生经过一系列的实验， 发现维生素

A 的氧化物———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

体外实验中， 将幼稚的白血病细胞转

为成熟的细胞。这群医生欣喜若狂。不

过，全反式维甲酸有一定副作用，而且

从未在国际上报道过的新疗法， 其临

床应用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1986 年，他们等来了“001 号”病

人。 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

名 5 岁的小病人，病情危急。这正是王

振义夫人、 儿童血液科医生谢竞雄工

作的医院。

眼看小生命奄奄一息， 谢竞雄很

焦急。 “我在研究这个，你们试试看。 ”

王振义提议。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疗

法， 孩子父母同意一搏，“死马当活马

医！ ”

一个疗程后，病情真的缓解了！小

病人最终实现治愈，存活至今，已结婚

生子。这是诱导分化理论让癌细胞“改

邪归正”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1998 年，

王振义的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

《血液》 上， 这篇论文已被他引 1713

次， 成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

具影响的 86 篇论文之一，医学界为之

轰动。

此后，王振义与学生陈竺、陈赛娟

等又创造性地提出 “全反式维甲酸联

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法，让这种曾

被视作最凶险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被治

愈的白血病。 该治疗方法被海外媒体

誉为“上海方案”，与青蒿素的发明等

并列为“20 世纪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的

八大贡献”。

王振义据此获得国际肿瘤学界最

高奖———凯特林奖。 凯特林奖此前从

未颁给中国人，评委会称他为“人类癌

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

功的第一人”。

这项研究前后历时整整八年 ，在

1986 年出现“001 号”病人这个转机时，

王振义已 62 岁。 很多人说， 你 60 多岁

了，别折腾了，小心毁了清名。 他却说：

“我为了病人，我是有试验依据的，我相

信科学。 ”

甘为人梯
“一门四院士”传为美谈

王振义是一名本土培养的医学大

家，他不但自己成就非凡，还创造了“一

门四院士（陈竺、陈赛娟、陈国强都是他

的学生）”的团队奇迹，为新中国培养一

大批医学翘楚。

1978 年，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

成绩成为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 。

1984 年，王振义力荐陈竺 、陈赛娟夫妇

赴法留学。 1989 年，两人学成回国，继续

在导师指导下工作， 并最终开辟出一块

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我一直以这两名学生为荣，看到学

生超过自己， 这是当老师最大的欣慰”。

王振义说。

1996 年， 陈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

振义主动把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

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

陈竺，因为他看准了陈竺渊博的学识、大

度的气量、出众的才能，一定能将血研所

带向新的成功与辉煌。

那一年，陈竺 42 岁。 后来，陈竺、陈

赛娟都因杰出的科学成就当选为院士，

陈竺还成为了中国卫生部部长。

在学生眼中， 王振义始终是一位谦

逊豁达的长者，严谨求实的学者，爱才惜

才的大师。现任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是王振义的另一位

得意门生。 他至今难忘老师为自己修改

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场景： 王老师一遍遍

修改，他就一遍遍整理抄写；王老师先后

改了 10 遍，近二万字的毕业论文，陈国

强就抄了 10 遍。

陈国强院士说， 正是导师的言传身

教， 激励他向更高、 更险的医学高峰迈

进。

王振义先后担任过内科学基础、普

通内科学、血液学、病理生理学等教学工

作， 培养了新中国血液学领域的一大批

博士、硕士。由他创始并担任首任所长的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先后成为上海市、卫

生部、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重

中之重”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

专业，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承担了 100 多项国家级课题， 一系列重

要的科研成果写在人民的健康上。

放弃专利
始终不变是对患者的爱

如今，95 岁高龄的他仍坚持每周四

进行“开卷考试”。 2003 年，他将所有行

政岗位“让贤”后，自创这一特殊的查房

方式，即每周一由学生出题目，提交临床

上遇到的疑难病例， 他利用一周时间搜

索最新文献，每周四与大家一起探讨。

“30 多年过去了 ，我们只攻克了一

种白血病， 还有许多种白血病需要我们

去攻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希望余

生能再做些事，比如，学生们临床科研工

作太忙了，没空广泛阅读文献，就由我来

替他们泛读，然后精选给他们细读，帮助

他们去救更多人。 ”老先生总说，这辈子

看好了一种病，是欣慰也是遗憾。在给记

者的题字上， 他就写了四个字：“学无止

境”。 可谓大道至简，大医精诚。

今年，根据王振义院士每周四“开卷

考试”的答案梳理而成的专著《瑞金医院

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 第二集已出版

发行，大家都说，这是王院士对青年医师

最无私的奉献。

令人感动的是， 这位老人不止在瑞

金医院“交卷”，95 岁高龄的他还会出现

在徐汇区中心医院等区属医院。 该医院

血液科医生感慨地说，“没想到， 如此蜚

声国际学术界的老先生丝毫没有架子，

这些年只要他自己身体无碍， 风雨无阻

都会来到患者身边。 ”

原来 ， 2016 年 ， 瑞金医院在上海

成立首个专科医联体 “上海瑞金血液病

医联体”， 2017 年又牵头成立全国首个

血液专科医联体。正是随着“上海瑞金血

液病医疗联合体”的组成，各兄弟医院的

血液科参加了疑难病例的讨论。

“解决患者的问题”，这是王振义一

生不懈探索医学创新的源头， 也是他始

终不变的医者初心。

近年来， 因为一部电影 《我不是药

神》，吃不起“天价肿瘤药”的情景让很多

人唏嘘， 但有一种治疗白血病的药很便

宜。今天，在中国，一盒 10 粒装的口服全

反式维甲酸的售价仅 290 元， 并纳入医

保。 这个“全球最低价”也得感谢这位老

人， 他在成功发现并应用全反式维甲酸

这种特效药后，却没有申请专利。

“老实说，当时没专利意识，就想快

点救病人。 ”王振义说，没想过以此去发

大财。 他向记者展示了母校震旦大学医

学院的校训， 九条校训也是九条从医誓

言。 “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不因贫富而

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

以期造福于人群。”“余于正当诊金之外，

绝不接受不义之财。”这两条被他标黑加

粗。他说，当医生，在社会上收入不低，这

就是“正当诊金”，够了。

这位被世界医学界誉为 “癌症诱导

分化第一人”、名噪国内外血液学领域的

学者，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

“我认为这幅画表达的是清静向上

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又

要有一种正确对待荣誉和自我约束的要

求。 ”对于这幅画的理解，印证了王振义

为学、为人、为医、为师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也揭示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医学科学

家的成功之道。 他说：“我相信做人最本

质的东西：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


